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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小双桥商代都邑布局探索

The Layout of Shang Capital City Site at Xiaoshuangqiao

侯卫东  Hou Weidong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开封，475001

内容提要：

郑州商城在商代白家庄期的某个时间失去都邑地位，其西北方向约12.5公里处的小双桥一带成为

新的都邑。小双桥都邑所处台地呈西北东南走向，宫城城墙和大型宫殿宗庙建筑的走向，也大多与

地形的走向一致，一改郑州商城北偏东为主的取向，同时也朝向郑州商城，说明小双桥都邑的营建

既结合了地形又朝向先王都邑。小双桥都邑从内到外依次是“宫城”、“城区”和“郭区”， 宫城由多

个功能不同的单元组成，与此前郑州商城三重结构布局类似。小双桥都邑的夯筑技术和建筑布局与

郑州商城相似，其营建继承了郑州商城的建筑理念和技术传统。小双桥都邑的青铜冶铸遗存位于

宫城内，有相关大型夯土建筑及大规模的牛牲祭祀，更加重视青铜冶铸工业。比起郑州商城，小双

桥都邑的祭祀活动更加集中，祭祀类别更加鲜明，祭祀规模更宏大，人牲祭祀更普遍，高台祭坛更

巍峨壮观。

关键词：

小双桥 商代 都邑 布局

Abstract: During the Baijiazhuang phase in Shang dynasty, a new capital was built at Xiaoshuangqiao, 
12.5 kilometres northwest of the original capital city in present-day Zhengzhou, Henan province. 
The Xiaoshuangqiao site is situated on a northwest to southeast tableland. Its palaces, temples and 
fortified walls of the palace zone follow the same orientation and the site points to the Shang city site in 
Zhengzhou. Such orientation, which replaces the previous north-by-east orientation at the Zhengzhou 
site, is a result of local terrain and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capital. The Xiaoshuangqiao site consists of 
a palace zone, an inner city and an outer city. The palace zone is divided into several areas of different 
functions,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three-layer layout of Zhengzhou site. Moreover, the rammed earth 
technique and distribution of buildings show strong influences of the Zhengzhou site as well. Remains 
of bronze foundries with large-scale rammed earth buildings and ox sacrifices have been found within 
the palace zone, reflecting the importance given to bronze casting. Compared with the Shang city site in 
Zhengzhou, the Xiaoshuangqiao site demonstrates concentration, diversity and larger scale of sacrificial 
activities, the popularity of human sacrifices and magnificent high altars.

Key Words: Xiaoshuangqiao; Shang dynasty; capital city; 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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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西北郊关庄—岳岗—小双桥—师家河到广武山东部边缘一线，是一道西北东南

向的界限，以东是低洼的古荥泽 [1] 所在地，以西是高亢的平地、丘陵和山地。商代白家庄

期都邑小双桥 [2] 位于该地形过渡带的边缘，北枕索须河、东北临古荥泽，坐落在高亢的台

地上（图一）。商代白家庄期的某个时间，与其东南方向约12.5 公里的郑州商城 [3] 的性质

变化相呼应，小双桥发展成为中心性都邑。本文整合已知材料，试对小双桥都邑布局进行

探讨。

1.宫城西北部及宫殿宗庙建筑 2.大型高台建筑（“周勃墓”） 3.“周勃墓”南100米 4.小双桥村北偏

西 5.小双桥东北地 6.小双桥村西300米 7.“周勃墓”北200米左右 8.“周勃墓”东北200米灰坑

95ZXH04 9.于庄村北 10.于庄村西、北 11.于庄村东 12.“双冢”北侧 13.“双冢”南侧 14.岳岗村北

地 15.岳岗村西、引黄灌渠东侧 16.岳岗村西侧 17.95ZXYH02 18.95ZXYH01 19.岳岗面粉厂西侧果

园 20.95ZXYH03 21.后庄王与小双桥之间的绕城公路 22.前庄王村东 23.前庄王村南 24.葛寨村西

北 25.岳岗西南（出土铜钺地点） 26.葛寨村西 27.唐庄西北 28.关庄（出土铜爵地点） 29.石河南

图一 小双桥都邑的范围和总体布局示意图

北

▲小双桥商代都邑同时期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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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双桥商代都邑的范围和总体布局

小双桥都邑的核心区在遗址东北部，发现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高台建筑基址和宫城

城墙。宫城西墙外 40 米左右、北墙外 60 米左右仍然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该宫城城墙可

能仅代表一个宫城单元，还应存在其它宫城单元。大型高台建筑东西向长50 米左右，其西

侧与宫城西墙延长线的垂直距离约150 米，其东侧的地形和遗迹分布情况将宫城东部边缘

限制在向东100 米以内，则已发现的宫城西墙与宫城东部边缘之间的长度为250—300 米。

加上已发现的宫城西墙外的部分，整个宫城的东西向长度 300 米左右。大型高台建筑以南

100 米、西南 200 米范围内，发现较多商代高规格遗物，结合已发现的宫城北墙以北 60 米

左右仍有大型夯土建筑的现象，南北向的长度不小于300米。小双桥都邑宫城的方向为北偏

西，可能为南北向长方形或方形，面积为10万平方米左右。

宫城范围之外，北到小双桥村北侧、东到小双桥村东侧100 米等高线、南到岳岗村

西南、西到于庄村西侧的区域内，白家庄期遗存普遍较丰富，南北长1400 余米、东西宽

900—1100 余米，面积约150万平方米（图一）。小双桥都邑宫城周围的区域，功能上相当于

郑州商城的内城、偃师商城的小城，许宏先生称之为广义的“宫城”[4]。由于小双桥都邑宫

城周围没有确认环壕或围垣之类的界隔性设施，与许宏定义的“郭区”[5] 又有很大差别，可

将其周围约150万平方米的范围称为“城区”，处于狭义“宫城”与外围“郭区”之间，则小

双桥都邑的总体布局类似内外三重结构。

“城区”：小双桥村内红褐色黏土层经常发现商代白家庄期陶片、骨骼，小双桥东北地发

现有夯土，村北偏西发现有白家庄期的文化堆积和陶片，村西300 米左右的索须河南岸发现

有白家庄期陶片和卜骨，高台建筑北 200 米左右的范围内普遍发现较丰富的白家庄期遗存，

高台建筑东北 200 米清理了一个白家庄期灰坑 95ZXH04。于庄村北引黄灌渠南北两侧、于

庄村西北、于庄村北部、于庄村东普遍发现丰富的白家庄期遗存；于庄村北的商文化堆积，

土质土色与小双桥村西南铜构件出土地点附近很相似。于庄村东南“双冢”北侧和南侧都发

现有白家庄期遗存。引黄灌渠东侧到岳岗村西的断崖上发现有丰富的白家庄期堆积，将岳岗

村西侧的遗存与整个“城区”连在一起。岳岗村北地发现有夯土。在岳岗村西南的 3 个地点

清理了3 个白家庄期灰坑 95ZXYH01、H02、H03。岳岗村西南、岳岗面粉厂西侧果园发现

很多牛骨，牛骨附近发现有弧刃直柄铜刀，可能与祭祀牺牲有关。

“郭区”：西北至后庄王东北、西至前庄王西南、东南至唐庄西北，北、东至100 米等

高线一带，分布着居住点和墓葬，其中还有夯土基址和铜器墓，属于外围的“郭区”，其总

面积为 400万平方米左右（图一）。“郭区”和“城区”是根据功能定义的，仅指其大体范围。

后庄王和小双桥之间清理很多灰坑和墓葬，长方形灰坑一般很深，且出土大量陶器 [6]。后庄

王东北偶尔发现白家庄期遗物，未发现文化堆积，应是“郭区”的西北边缘。前庄王南发现

夯土堆积和柱础石，这些遗存东北 300 米左右发现有灰坑，前庄王西南是“郭区”的西南边

缘。岳岗村西南、葛寨村西北的岗地上发现文化堆积层和灰坑，其西方的引黄灌渠西侧发

现丰富遗存，还曾出土过铜钺 [7] ；其南侧 300 米、310 国道北侧 200 米发现有灰坑。葛寨村

和唐庄村之间的地势较高处发现有商文化堆积，属于“郭区”的东南边缘。

关庄村南发现有白家庄期遗存 [8]，出土过铜爵，距离“城区”较远，将其划在了“郭区”

之外。石河村南、索须河北岸台地上的夯土城墙内包含有白家庄期陶片 [9]，说明这里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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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白家庄期的居住点，由于索须河将该遗址与小双桥都邑隔开，也将石河遗址划在了“郭

区”之外。小双桥商代都邑“郭区”附近的居住点，应与小双桥都邑有某种关联。

二  小双桥商代都邑宫城的布局

1.高规格遗迹的相对年代

根据陶器特征的变化，很难将白家庄期遗存分出明显的早、晚阶段，更难分出宫城

早、晚段的遗迹。宫城范围内遗迹之间存在不少层位上的年代先后关系，以层位关系为主

要依据，结合遗迹性质和形成背景，参考出土遗物特征，宫城范围内的遗迹可分为早、晚

两个阶段。

宫城城墙基槽打破了小双桥Ⅴ区④B层，④B层底部较平坦、叠压在生土上，④B层打

破第⑤层，但④B层平整的底部未叠压遗迹。小双桥Ⅴ区⑤层的底部大部分都比较平整，并

且和④B层底部之间比较平缓地过渡。小双桥Ⅴ区④B层、⑤层的堆积特征表明，营建宫城

城墙之前平整过地面，Ⅴ区④B层、⑤层应当是Ⅴ区大型夯土基址HJ5、HJ6以及宫城城墙

的垫土层。Ⅴ区④B层、⑤层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其形成时间与Ⅴ区HJ5、HJ6 和宫城的

营建时间非常接近，这两层出土陶器中最晚者基本能够代表Ⅴ区HJ5、HJ6 和宫城营建的考

古学年代。直接叠压和覆盖在白家庄期堆积之上的为战国至西汉文化层第③层，在Ⅴ区北部

HJ5、HJ6范围内④B层绝大部分被第③层叠压，仅有局部被白家庄期最晚的堆积④A层叠

压，说明Ⅴ区HJ5、HJ6 和宫城营建之后地面仅形成少量的生活堆积，此后不久小双桥就失

去都邑地位。Ⅴ区④A层叠压打破了宫城城墙的内侧，并没有破坏城墙，Ⅴ区④A层应当是

Ⅴ区HJ5、HJ6 和宫城建成之后逐渐形成的生活堆积。打破Ⅴ区HJ5、HJ6 的祭祀坑或窖穴

均位于庭院内或边缘部位，并没有破坏建筑的主体，说明这些遗迹是在这两座大型宫殿宗庙

建筑使用期间形成的。宫城西墙北端被燎祭坑Ⅷ区H21打破，Ⅷ区H21的方向与宫城西墙

接近，坑的绝大部分都挖在宫城西墙的基槽上，说明挖坑的时候应当知道城墙的存在，是一

种有特殊意义的行为。因此，Ⅷ区H21的形成时间在宫城城墙营建之后，是在特定位置进

行的一次祭祀活动，此时已是小双桥作为商代都邑的晚段，宫城城墙可能还在正常使用。Ⅴ

区④A层之上没有更晚的商代堆积，该层包含的白家庄期陶器中最晚者可代表小双桥失去

都邑地位的考古学年代。因此，Ⅴ区④B层至④A层经历了小双桥都邑的兴盛和崩溃。Ⅴ区

HJ5叠压打破房基F2、F3，Ⅴ区HJ1南北两侧分别被Ⅴ区④B、⑤层和⑥层叠压打破，Ⅴ区

HJ1西侧的HJ2 被⑥层叠压打破，因此Ⅴ区F2、F3和HJ1、HJ2 早于Ⅴ区HJ5、HJ6 和宫

城代表的阶段。根据高规格遗迹的层位早晚关系，可将小双桥都邑分为早、晚两个阶段。

Ⅴ区④B层及其叠压的地层和遗迹属于小双桥都邑早段，叠压打破Ⅴ区④B层的地层和

遗迹属于小双桥都邑晚段。据此，可大体分出Ⅴ区的早段和晚段遗迹。Ⅴ区④B层内的人骨

架和④B层下的祭祀坑，可能是高规格建筑Ⅴ区HJ5、HJ6 和宫城营建之前举行的奠基活动。

Ⅳ区⑤层分布范围较广，其上叠压有零星夯土，夯土边缘被白家庄期最晚的第④层叠

压，Ⅳ区第④层相当于Ⅴ区④A层。Ⅳ区HJ1的主体压在第⑦层和生土之上，局部叠压在第

⑥层上，没有直接叠压在第⑤层上，叠压Ⅳ区HJ1的都是东周时期的地层堆积。发掘者认

为Ⅳ区第⑥层之下的堆积都是较短时间内形成的垫土层。Ⅳ区第⑤、⑥层分别被夯土叠压，

第⑤层面比较平整，也应当是营建夯土建筑之前的垫土。Ⅳ区第④层叠压有夯土边缘、被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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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过渡期很多遗迹打破，该层结构缜密、质地坚硬，说明是夯土建筑使用时期形成的一层活

动面。Ⅳ区第④层下的第⑤-⑨层属于夯土建筑营建之前的早段。Ⅳ区第③层下叠压的遗迹

有一半打破第④层，说明有很多遗迹晚于第④层；Ⅳ区第④层下叠压的遗迹有很多打破第⑤

层，这些遗迹应当是Ⅳ区HJ1使用的早段形成的。据此，把Ⅳ区第④层和打破该层的遗迹作

为该区的晚段遗存，包括大部分第③层下叠压的遗迹；把Ⅳ区第④层下叠压的遗迹作为该区

的早段遗存，第⑤层及其叠压的遗迹大多是作为垫土和奠基祭祀遗存在短时间内形成的，Ⅳ

区HJ1的最初营建年代接近第⑤层及其下相关遗迹的形成年代，把这些遗迹都归入早段。

Ⅷ区的地层堆积和Ⅴ区接近，Ⅷ区第⑥层叠压大型夯土建筑HJ1，Ⅷ区第⑥层叠压的

遗迹还有祭祀坑H22、H23，第⑤、⑥层属于早、晚段之间的垫土层，上文把Ⅴ区④B及其

下的遗迹作为早段，则Ⅷ区第⑤、⑥层及其叠压的遗迹属于早段。打破Ⅷ区第④、⑤层的遗

迹属于晚段。Ⅷ区HJ2 的开口在表土层下，其年代可能偏晚。

仅在Ⅸ区中部分布的Ⅸ区④层为白家庄期堆积，叠压一部分白家庄期遗迹，大部分白

家庄期遗迹叠压在东周时期堆积Ⅸ区③层下。Ⅸ区G7开口于④层下，被磉墩 SD2、SD4、

SD6、SD8 等打破，这四个磉墩南北向大体成排，应属于同一座晚段大型夯土建筑。Ⅸ区

H43 打破 G7，磉墩 SD1、SD3、SD5 打破H43，这三个磉墩属于晚段；磉墩 SD7打破Ⅸ区

H57，Ⅸ区H57打破第④层，磉墩 SD7属于晚段；磉墩 SD1、SD3、SD5、SD7 南北向也大

体成排。上述两排南北向磉墩的东西向又大体对应，二者应同属于一座晚段的大型夯土建

筑。Ⅸ区G7打破了G6，G6 被磉墩 SD9 打破，磉墩 SD9 的位置与 SD1~SD 等并没有规整

的排列关系，很难判断是否属于同一座大型夯土建筑。

Ⅸ区H57 打破第④层，晚段大型夯土建筑的磉墩 SD7又打破了Ⅸ区H57，可把早于

晚段大型夯土建筑的④层下遗迹作为早段遗存，一些遗迹从叠压打破关系上看也属于早段。

Ⅸ区晚段大型建筑和打破第④层的遗迹代表晚段遗存，一些层位上较晚的遗迹也属于晚段。

2.宫城早段的布局

小双桥商代都邑早段未发现宫城城墙，宫殿宗庙区存在几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包括Ⅳ

区HJ1、Ⅴ区HJ1、HJ2、Ⅷ区HJ1等，发现有Ⅳ区F1、Ⅴ区F3等小型房基。本文以大型宫

殿宗庙建筑为中心讨论相关的早段遗迹，包括祭祀遗迹、窖穴、水井、给排水沟、垃圾坑等。

TG1剖面和发掘区西侧断崖都可观察到Ⅳ区HJ1北边缘,可测出其方向为北偏西约 8°，

其西部边缘未到边。村民在Ⅳ区HJ1东侧取土时发现大量柱础石，该建筑向东还有一定范

围，Ⅳ区HJ1东西向的已知长度不少于40 米。Ⅳ区HJ1南部叠压两个殉狗的奠基坑H59、

H90，H17 打破Ⅳ区HJ1南侧的夯土，则Ⅳ区HJ1主体建筑南北向宽度在11米以上。Ⅳ区

HJ1西南侧集中分布一些窖穴和垃圾坑，绝大部分与HJ1同时，只有H102 早于HJ1；这些

遗迹将HJ1的主体殿堂限定在其东侧，其北侧HJ1的宽度也被限定在 6米以内，这里应当

是主体殿堂与回廊的结合部位，Ⅳ区HJ1应当是一座庭院式大型建筑的主体建筑。Ⅳ区HJ1

南侧有几处祭祀坑的层位早于HJ1，包括H38、H139、H140、H141、H144，应当位于Ⅳ区

HJ1代表的大型建筑的庭院内，一些祭祀活动可能与大型建筑营建之前的仪式有关。Ⅳ区

HJ1南侧同时期的祭祀坑H132、H136、H188等位于青铜冶铸遗存范围内，二者应有关联。

Ⅳ区HJ1南侧的祭祀坑中所用牺牲多为牛牲、牛头、牛角，祭祀对象和牺牲之间应当有关联。

Ⅳ区HJ1北侧偏西处有一个水井Ⅳ区J1，外围是一个平面近长方形的夯土坑，夯土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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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口于⑤层下，其开凿和夯打时间在Ⅳ区HJ1营建之前；Ⅳ区J1的中部是真正的圆形井坑

H137，H137内填土的堆积时间是这个水井的废弃时间，H137开口于④层下，堆积有多层并

且打破了第⑤层，说明水井井坑的开凿层位与Ⅳ区HJ1相同，二者的使用时间相当。

Ⅴ区HJ1的方向接近正南北，Ⅴ区HJ2、HJ3 与之东西并列，方向应接近。Ⅴ区HJ1

北部偏西边缘有一条东北西南向排水沟 G2，HJ2 北侧的灰沟 G4也是东北西南向，Ⅴ区

HJ1、HJ2、HJ3上建筑的方向可能与这两条沟垂直而呈北略偏西。Ⅴ区HJ1西北角被牛牲

祭祀坑 H36 打破，Ⅴ区H36 北侧约 3.5米处有一个兽牲祭祀坑 H43，这两个祭祀坑与Ⅳ

区祭祀坑用牲的情况接近，而其位置处于南方Ⅳ区牛牲祭祀遗存与北方Ⅴ区人牲祭祀遗存

之间，其功用与位置应当具有指示意义。Ⅴ区HJ1、HJ2 的北侧有两条东西向的灰沟G4、

G6，应当属于给排水设施。Ⅴ区HJ1、HJ2 之北有较多⑤层下或个别⑥层下的灰坑，多为窖

穴或垃圾坑，使用时间大多与Ⅴ区HJ1、HJ2 相同。

Ⅴ区房基 F3东部被F2 和HJ5 打破，其年代无疑属于小双桥都邑的早段，根据 F3 的

平面图测量出其方向为北偏西约5°。Ⅴ区F3为木骨泥墙，柱洞比较清楚，南北宽 3.3米，

东部被破坏，东西残长3.32 米，规模比较小，可能是一般居住用房。

Ⅴ区北部和中部分布较多④B层下的人牲祭祀坑，④B层内还有较多的人牲，这些分布

密集的人牲祭祀遗存形成于小双桥都邑早、晚段之际，属于晚段大型夯土建筑基址Ⅴ区HJ5、

HJ6 营建之前的祭祀活动。这些密集的祭祀活动一方面表明Ⅴ区HJ5、HJ6 营建之前该区域

属于人牲祭祀的区域，另一方面也说明Ⅴ区HJ5、HJ6 营建之前可能有大量的人牲祭祀作为

奠基仪式。④B层内的人牲祭祀遗存实际上是与Ⅴ区HJ5、HJ6 的营建相关联的，本文把它

们放在小双桥都邑早段，主要是为了区别Ⅴ区HJ5、HJ6 营建之后④A层内的人牲祭祀遗存。

Ⅷ区HJ1破坏比较严重，揭露部分南北长约 37.6 米、东西宽10.8米，根据平面图可测

量出其方向北偏西约10.5°。Ⅷ区HJ1开口于⑥层下，其东南部叠压一个方向一致的长方形

小坑H11，坑内为深灰色褐土，未发现其它遗物，H11打破第⑦层，发掘者判断该坑可能是

Ⅷ区HJ1下的奠基坑。Ⅷ区HJ1基槽底部有多处灰烬堆积和烧土面，可能与奠基之类的礼

仪活动有关。第⑥层仅在发掘区中部偏南有小面积分布，并没有破坏Ⅷ区HJ1的主体建筑。

Ⅷ区HJ1以东有大面积的活动面，其东侧两个祭祀坑H22、H23 均开口于⑥层下，可

能是Ⅷ区HJ1使用期间的祭祀遗存。Ⅷ区H22 的平面走向大致与Ⅷ区HJ1平行，坑内陶片

的摆放似乎有意为之，还包含有动物骨骼。Ⅷ区H23 是一个灰烬坑，位于活动面上，伴出

有陶片、动物骨骼、木炭屑，应与某种祭祀仪式有关。Ⅷ区HJ1东侧的祭祀坑H9 开口于④

层下，打破⑤层及夯土堆积，坑内为陶瓮残片和伴出的动物牺牲骨骼碎片，应当是早、晚段

之际的祭祀遗存。可见，Ⅷ区HJ1相关的人类活动主要是在其东侧进行的，也就是朝向Ⅴ区

中部，相关的祭祀活动用火者较多，用有少量动物牺牲，不见人牲。

Ⅷ区G1打破HJ1西边缘的中部，二者连接在一起。Ⅷ区G1北端西边缘被祭祀坑H3

打破，H3开口于④层下，打破⑤层及夯土堆积，可能发现1件破碎的陶鬲和伴出的牛牲骨

骼。从活动顺序来看，先营建Ⅷ区HJ1，接着开凿一个连接HJ1西边缘中部的南北向排水

沟，作为给排水设施，最后在Ⅷ区HJ1与 G1连接部的一个位置进行了祭祀活动。

Ⅷ区G1南端西侧的④层下灰坑H1打破夯土，被打破的夯土的年代应当属于早段，其

代表的建筑因严重破坏而无法知道布局。Ⅷ区H2是位于 G1西侧、H1北偏西的祭祀坑，

H2开口于④层下，打破⑤、⑥层，应当与H1打破的夯土建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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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区H30 被H24 叠压，平面呈圆形，面积与晚段的磉墩 SD1、SD6、SD9 等接近，下

层填土类似夯土，含料礓颗粒，出土兽骨、蚌片和陶片等，可能是与早段大型夯土建筑相关

的柱坑。Ⅸ区H64 平面形状近椭圆形，面积较小，开口于④层下，被G7打破，坑内包含一

具猪骨架，应是与大型建筑相关的兽牲祭祀坑。Ⅸ区H54 的平面形状近圆形，面积和晚段

的磉墩 SD1、SD6、SD9 等接近，填土含碳粒和烧土颗粒，出土有陶片、兽骨等，可能是与

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相关的祭祀类遗存；被H43 叠压、磉墩 SD6 打破，应当属于早段遗存。

Ⅸ区G7 和 G6 在大型建筑外围边缘，属于给排水设施，其中G7 西部边缘打破两个面积较

小的椭圆形祭祀遗迹H54、H64，结合小双桥都邑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方向多为北偏西的

现象，G7的走向以及H54、H64 的连线应当与建筑的方向有关，据此可测量出G7相关的

大型夯土建筑的方向约为北偏西 7°。Ⅸ区大型建筑内的H37、H55、H56 等窖穴应当和建

筑使用期间有关联。

Ⅸ区大型建筑直接相关的祭祀遗存比较少，并且没有人牲祭祀，有几个与大型建筑直接

相关的窖穴，大型建筑的东侧和南侧都有灰沟，这两条灰沟与大型建筑紧密关联，应当属于

给排水设施。相关的遗迹多属于日常生活类设施，其功用应当与居住和日常生活相关。

Ⅸ区的东南部有一个大型祭祀坑H63，开口于④层下，平面形状为不规则的椭圆形，坑

内包含有大量人头骨、人骨架和零散人骨，伴出有丰富的陶片和兽骨，发掘者认为可能是杀

牲祭祀的埋葬坑。从层位上看，Ⅸ区H63 与Ⅴ区北部和中部④B层下的人牲祭祀坑基本相

当，都属于小双桥都邑早段遗存中的偏晚者。Ⅸ区H63规模之大、使用人牲之多，表明小双

桥都邑的人牲祭祀活动的规格已经达到一定高度。Ⅸ区H63 处于Ⅸ区大型建筑、Ⅷ区HJ1

和Ⅴ区人牲祭祀遗存之间，规格如此之高，应有特别的功用。

Ⅸ区西南部的西北东南向灰沟G3附近有多处窖穴和垃圾坑，还有一个小型祭祀坑H40。

Ⅸ区H40 平面呈规整的圆形，包含有兽骨、两件陶鬲和一些陶片，应属于祭器和兽牲坑。

小双桥都邑早段宫殿宗庙区已形成了功能有别的分布格局（图二）。大型宫殿宗庙建筑

的取向多为北偏西 8-10°，建筑的走向和地势的走向一致。建筑的布局应和此前的郑州商

城、偃师商城及此后的洹北商城相类，多为四合院式建筑。Ⅴ区HJ1、HJ2 和Ⅸ区G7 西侧

的大型建筑应当是宫室类建筑，二者直接相关的祭祀遗存都很少，都有相关的生活设施如

排水沟和窖穴等。Ⅷ区HJ1直接相关的祭祀类遗存较多，以燎烧类较常见，多用动物牺牲和

陶器作祭器，不见人牲，应当是和礼仪活动相关的高规格建筑。Ⅴ区中部有较多的窖穴和垃

圾坑，应当是其周围宫殿宗庙相关的人类活动形成的。Ⅴ区北部④B层下分布众多小型人牲

祭祀坑，表明小双桥都邑早段偏晚的时候开始形成规模化分布的人牲祭祀遗存，这些人牲祭

祀坑与其西北方向的大型人牲祭祀坑Ⅸ区H63之间没有阻隔，应当有某些关联。Ⅴ区北部

和中部④B层中发现12处人骨架遗存，应当与小双桥都邑早、晚段之际营建宫城城墙和Ⅴ

区大型宫殿宗庙建筑HJ5、HJ6之前的礼仪活动有关。Ⅳ区HJ1相关的遗迹呈现复杂多样

的局面，在其主体建筑西侧集中分布有窖穴、垃圾坑等日常生活设施；其南侧集中分布较多

牛牲祭祀遗存，青铜冶铸类遗存和窖穴、垃圾坑等交错分布；其北侧偏西处有一口规模较大

的水井。Ⅳ区HJ1及相关遗迹应当属于青铜器的冶铸和管理系统。

3.宫城晚段的布局

 小双桥都邑晚段宫殿宗庙区发现了宫城墙基，宫城的方向为北偏西约 7.5°。该墙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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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小双桥商代都邑早段宫殿宗庙区布局示意图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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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拐角大致呈直角，北墙西段残长约53米、宽约 2.6 米，西墙北段残长约12.5米，东墙

和南墙荡然无存。宫城西墙向南的延长线是整条西墙所在的位置，Ⅳ区和Ⅴ区内的遗迹都在

这条延长线以东，也即该宫城之内，Ⅷ区中南部的大型夯土建筑和灰沟等遗迹都在这条延

长线以西，也即该宫城西侧，结合功能区划的不同，应当存在多个宫城单元。

高台建筑西约 60 米出土3 件铜建筑构件，附近发现东北西南走向壕沟（T1内），壕沟

北侧发现有夯土建筑基址、柱础石、特磬、石祖等高规格遗存。Ⅴ区东南部壕沟90ZXⅤG1

东北方向延伸的位置与青铜建筑饰件和 T1内壕沟相互对应，能连接起一条长达50 米的壕

沟。该壕沟还向西、向东延伸，其西向延长线与宫城西墙、北墙（应该还有东墙）把其Ⅴ区

的重要遗迹界隔起来。位于铜建筑构件和相关夯土代表的宫殿宗庙建筑之东约 60 米的大型

高台建筑，规模宏大并且有燎烧类祭祀迹象。

宫城北墙残存的东端南侧紧挨着就是大型夯土建筑基址Ⅴ区HJ5，Ⅴ区HJ5的中东部

被破坏，从残存的西部夯土基址和柱础来看，HJ5是一座四合院式建筑，中间有庭院。Ⅴ区

HJ5的方向为北偏西约8°，主体建筑的北边缘与南部廊庑的南边缘之间的跨度约为22.4米，

东西向残存跨度约11.2米。Ⅴ区HJ5的西墙南端向外凸出约1.4米，这段凸出的夯土墙与Ⅴ

区HJ6 现存的北边缘东端相连接。Ⅴ区HJ6 残存的是西部，夯土基址的南北跨度约 30 米、

东西跨度残长约 21.8米，夯土基址的东部有规律地排列着很多柱础，这些柱础排列成“L”

形的建筑，可以分为大小不同的5间房子，这座建筑的方向为北偏西约 6.5°。发掘者认为

Ⅴ区HJ6 的建筑属于一组建筑的西厢房，或许称西配殿更合适。由于Ⅴ区HJ6、HJ5 一前一

后被连接在一起，HJ6北部边缘向东的延长线与HJ5南部廊庑的南边缘之间的距离不足1米，

则HJ5南部廊庑东侧应当连接一个东西向的主体建筑，而这个主体建筑之南是庭院。因此，

Ⅴ区HJ5 和HJ6 代表的应当是一座有前后二进院落的大型宫殿宗庙建筑。Ⅴ区HJ6 西北部

集中分布的人牲祭祀遗存都打破了夯土基址，而没有破坏建筑本身。Ⅴ区HJ6 西南部部夯

土基址被大型灰沟G13 打破，并相连接，说明二者直接相关；G13呈半个“回”字形，沟较

宽，不像一般的给排水设施，沟内还发现有人骨架，可能具有某种礼仪功能。Ⅴ区HJ5庭院

内、HJ6东侧（庭院内）、HJ6 西南部都有不少窖穴和垃圾坑等生活类遗存，说明这座二进

四合院式大型宫殿宗庙建筑以日常活动为主，祭祀活动在外围举行。铜建筑构件以及附近

的夯土代表的宫殿宗庙建筑，北距Ⅴ区HJ6东侧的庭院和相关建筑还不到 20 米，二者或许

有关联。

宫城西北角Ⅷ区H17、H18、H24 等人牲祭祀遗存均打破有夯土，这些遗迹南侧和东侧

有一大片空地，这片空地原本应存在相关夯土建筑（宫城西北部宫殿宗庙建筑）。

宫城北墙南侧、宫城西北部宫殿宗庙建筑东侧、Ⅴ区HJ5和HJ6 西侧所围成的区域内，

集中分布较多的人牲祭祀遗迹，说明宫城内大规模人牲祭祀活动主要在这些宫殿宗庙建筑

之外的公共露天空间举行。

Ⅴ区南部早段就已经存在的夯土基址HJ1的西北部被集中分布的几个灰坑打破，并没

有破坏建筑的主体；HJ2 北部被几个灰坑和一条东北西南向的灰沟G3打破，从HJ2 和HJ3

作为同一座建筑的夯土基址来看，建筑主体本身也没有受到破坏；更重要的是，打破这两处

夯土基址的遗迹呈东北西南向分布，似乎是沿着建筑的边缘打破夯土基址的，一方面说明

建筑主体没有被破坏，另一方面进一步印证建筑的方向是北略偏西。Ⅴ区HJ1东侧还发现

两个灶坑，可能是与建筑有关的炊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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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区HJ1、HJ3 和 G13之间有G3、G4、G5、G7等四条东西向灰沟，这几条沟所在的

区域集中分布较多窖穴和垃圾坑等日常生活设施，这些灰沟大多与给排水有关，G3也可能与

祭祀活动相关联。Ⅴ区HJ1、HJ3南侧除了一条长灰沟之外，有一大片空白地带，与之相关

的人类活动应当主要在建筑之北。

早段已经使用的夯土建筑Ⅳ区HJ1被第④层叠压的仅是边缘部分，大部分被第③层叠

压，说明第④层并没有破坏Ⅳ区HJ1的主体建筑，Ⅳ区HJ1的主体建筑在小双桥都邑晚段

仍然在使用。Ⅳ区HJ1的西北边缘部分被G2打破，Ⅳ区G2开口于③层下，打破④、⑤层，

也就是说Ⅳ区G2 在小双桥都邑晚段才开凿，当时Ⅳ区HJ1已经使用一段时间。从Ⅳ区G2

的剖面来看，贴近HJ1的南沟壁坡度较缓，另一侧北沟壁的坡度则较陡，既方便给排水，

又减少水渗进建筑内。从Ⅳ区G2的位置来看，打破的主要是HJ1西北部的廊庑部分，可能

在建设给排水设施的时候对这部分廊庑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造。

有几个祭祀坑与Ⅳ区HJ1有直接关系，包括Ⅳ区H1、H4、H5、H32等，面积都比较小。

Ⅳ区HJ1东南部的H5、H32 均打破第④层，坑内都有1只牛角。Ⅳ区HJ1西北部的H1打

破了HJ1，出土有海贝、碎骨、蚌片等；H4 在西部边缘部位、G2的南侧，打破关系不清楚，

出土有骨器、蚌骨、石器等。这些祭祀坑可能与Ⅳ区HJ1在晚段的改建和使用有关。

Ⅳ区HJ1东部南侧、东侧和东南侧发现有 31处青铜冶铸遗迹。Ⅳ区HJ1南侧广泛分布

有祭祀遗迹，发现有17处祭祀坑，面积大小不一，主要包含牛头、牛角、牛骨等牛牲祭品。

Ⅳ区HJ1南侧还发现有 7处窖穴和垃圾坑。总的来看，Ⅳ区HJ1南侧的青铜冶铸遗存和祭

祀遗存都比早段增多，规模有明显的扩大趋势，青铜冶铸遗存有东移的趋势，祭祀遗迹分

布范围扩大，面积也有扩大的趋势。

Ⅳ区HJ1南侧发现有灰沟G4、G5、G10 等，位于祭祀坑和青铜冶铸遗存附近，可能是

青铜冶铸生产活动的给排水设施。

Ⅳ区HJ1北侧隔着G2的房基F1仅发现有一排东西向的 4个柱础，根据走向可测出F1

原来的方向约 4°。Ⅳ区F1开口在③层下，并且房子的活动面和墙基槽都已被破坏掉，说明

F1的建筑层位较浅，属于小双桥都邑晚段。Ⅳ区F1的一排东西向4个柱础中东端的一个接近

G2北侧边缘，F1主体建筑应当在这排柱础的北侧，这排柱础南侧发现的一些活动面迹象应当

是人类在房基外活动形成的。Ⅳ区F1四个柱础连接的东西向长度约5.2米，其北侧3米左右

是G8，G8在 F1北侧的一段基本与F1柱础的东西向连线平行，将F1南北向的宽度限定在3

米左右。Ⅳ区F1西侧、G2和G8之间小范围内，发现有集中分布几个面积较大的窖穴，还发

现一处面积较大的祭祀坑H111；H111内包含有陶片、石块、木炭块，并没有发现Ⅳ区HJ1南

侧祭祀坑中常见的牛牲祭品；该区域生活设施分布集中，应当属于日常生活区。

村民在“周勃墓”西侧、引黄灌渠以南取土时，在红褐色或灰褐色粘土层中挖出10多

块石头，发掘者判断为大型夯土建筑的柱础石；该地点往南几百米范围内，取土和平整土地

时发现许多陶片、长方形穿孔石器、烧土颗粒；“周勃墓”以南发现有铜刀、石质礼器和其

它遗物。可见，Ⅳ区东侧和南侧广泛存在高规格遗存，宫城南北向的跨度在 300 米以上。

宫城西侧和西北侧的Ⅷ区、Ⅸ区都存在大型夯土建筑，说明宫城城墙外围还存在不少

宫殿宗庙建筑，属于“城区”最重要的内围区域，这里一并讨论。

Ⅷ区HJ1西边缘北段被窖穴H8、H10 和灰沟 G4 打破，东边缘南段被灰坑H4、H6、

H7 和祭祀坑 H5 打破，这些遗迹都没有破坏建筑的主体部分；东西向的窄灰沟 G8 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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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1的南部，其功用难以判断，可能也没有破坏建筑本身。也就是说，Ⅷ区HJ1有可能在晚

段继续沿用，重新开凿了给排水设施G4，G8的出现似乎与建筑的改建有关。

Ⅷ区HJ1的西南方向营建了一座东北西南向的夯土建筑基址HJ2，方向北偏西约10°，

东边缘比较清晰，北边缘受到破坏，但可知大体位置，南边缘和西边缘皆因未清理而不知，

东西向残长21.8米、南北向残宽4.9 米。Ⅷ区HJ1与HJ2 的布局关系似乎是一组四合院式

建筑的东庑和南庑，晚段可能对建筑格局进行了新的规划。

Ⅸ区晚段的磉墩 SD1、SD2、SD3、SD4、SD5、SD6、SD7、SD8代表的大型夯土建筑

的方向为北略偏东，周围几条沟围成空间的方向也是北略偏东，这种取向与小双桥都邑宫城

和城区内大部分建筑的取向是不同的。Ⅸ区中部有一个面积较大的祭祀坑H23，出土有人骨

架、卜骨和陶器，其东侧的小型祭祀坑H26 包含有兽骨和两个牛角。Ⅸ区的灰沟排列规整，

窖穴和垃圾坑等日常生活遗存较多，应当是重要的居住区。建筑基址的主体部分被H42、

H43 等灰坑大面积打破，应当在小双桥都邑末期废弃。

根据小双桥都邑中心区的分区情况和重要遗迹的相对位置 [10]，目前揭露的遗迹大致可

以分为五个宫城单元（图三），实际上应有更多的宫城单元。

三  结语

小双桥都邑的布局紧密结合了地理环境，其北临索须河、东北濒临古荥泽，所处的台

地呈西北东南走向（图一），大型宫殿宗庙建筑的走向也大多和地形的走向一致。小双桥都

图三 小双桥商代都邑晚段宫城布局示意图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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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与郑州商城的地理环境类似，二者都濒临古湖泊和河流，都处于丘陵向平地过渡的边缘，

说明小双桥都邑对地理环境的选择标准与郑州商城类似，二者有着相同的“风水”观念。

小双桥都邑从内到外依次是“宫城”、“城区”和“郭区”，与此前的郑州商城、偃师商

城的三重结构布局相类似；小双桥宫殿宗庙建筑、宫城城墙的夯筑技术和布局方式与郑州

商城相类，小双桥都邑的营建继承了郑州商城的布局理念和技术传统。小双桥宫殿宗庙建

筑和宫城的主要取向为北偏西，一改郑州商城北偏东为主的取向，一方面与地形的走向一

致，另一方面也朝向郑州商城，应当反映了小双桥都邑的营建既结合了地形又朝向先王都邑

的设想。小双桥都邑的宫城由多个功能不同的单元组成。比起郑州商城，小双桥的祭祀活

动更加集中、祭祀类别的区划更加鲜明、人牲祭祀活动更加普遍、牛牲祭祀规模更大、高台

祭坛更加巍峨壮观。小双桥都邑的青铜冶铸遗存位于宫城内，有大型夯土建筑作为管理和

生产场所，伴随有大规模的牛牲祭祀，说明他们更加重视青铜冶铸工业。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郑州商城与王畿区域聚落考古研究”（项目编号：

15CKG009）阶段性成果,得到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一般课题“郑州商代前期王畿

区域聚落考古研究”（Y2014-9）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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